同川小学和金松岑
任传济
同川小学为金松岑所手创，该校自本世纪初以迄三十年代，在江南颇负时誉。该校的建校十周纪念碑由章太炎为之篆额（该碑已毁，但我县文化馆保存了拓本），建校三十周年时《申报》为之出画刊特辑刊登各种纪念活动的照片，足见该校的社会评价甚高，我于一九三三年毕业于该校，兹就记忆所及散记数事，以供关心我县教育史者参考。

（一）、学校之创设、变迁及与柳亚子先生的关系

同里小学是一般人叫惯的笼统的历史名称，实际上历史变迁，校名屡易，它的前身是金松岑发起组织的“同里自治学社”所设的学堂，当时并未正式定名，大家沿用“同川书院”的旧名称，称它作“同川学堂”，一九○二年清廷颁布新式学制，一九○五年正式废科举，于是正式定名为“同川两等小学”并以一九○二为该校始建之年。

近人郑逸梅在其所著之《南社谈丛》中称：“柳亚子是吴江同川两等小学的毕业生”，但杨友仁在其所著之《金松岑先生行年及其著作简谱》中对这件事表示怀疑，我有一本1944年《中华日报社》出版的《文坛史料》中有《记柳亚子》一文，作者希平是这样写的：“……不久《革命军》与《苏报》案发，章邹二先生入狱，爱国学社瓦解，先生（指柳亚子）辍学返乡，一九○四年在同里镇自治学社读书。越二年又来上海，入理化速成学堂读书，专攻化学。……先生既加入同盟会另编《复报》为《民报》之卫星报。关于《复报》，人尽知其在日本出版，其实该报在上海编辑，而最先则在同里自治学社由先生等亲自撰稿编排，再寄日本付印，出版后仍寄回学校，由先生等秘密分送。此事颇足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也……”。以上所引的一段文字，对柳亚子与同川小学的关系写得比较翔实，但作者希平不知为何许人，尚待进一步考查。

民国成立之后，学制又改，高级部和初级部分开，高级部改为吴江县立第二高等小学，简称“二高”，初级部改为市立第一初级小学（民国初年，把市镇称作市，同里镇称同里市）。

北伐后学制再改，高小初小合并，改称同里小学，一九三五年改称同里章家浜小学。抗战爆发，校舍为日伪军所占，一九四四年伪军撤出，则作为吴江中学二院校舍，抗战胜利后，同里中心小学（即章家浜小学）复校，但只用其北端部分，南部仍为中学所用，解放后至一九六○年，同里中学扩大校舍，同里中心小学迁让，所以实际上“同川小学”已不复存在，只是个历史名词而已。

（二）校舍及设备

该校校舍原系借用同川书院，书院建于清雍正年间，湫隘破旧，只能因陋就简，一九一六年钱叔度、徐麟任校长时，建五开间红砖洋楼一幢，另外在洋楼西侧拆除乡间猛将堂，建四教室带走廊一排校舍，题名“百年基础”。以后逐年扩建，至三十年代，计有大教室十六间，都是上有天幔，下铺地板，敞亮通气的正规教室，此外尚有自然教室，音乐教室专用教室，大小办公室、校友厅、三开间四厅式，作图书馆用，雨中操场等，连校外操场，总计占地约二、三十亩。教室外均有花圃，花木成荫，环境优美。至于设备，也较齐全。自然教室中之标本，仪器有不少，我曾见过展示、演示的有人体解剖模型，蒸气机模型，静电起电机，唧筒抽气机等，范系千先生任自然教师时，还曾演示过制取氧、氢、氯等气体的实验。讲到飞机时，还曾借来过一架日本制的橡筋动力模型飞机演示过，这在当时是十分稀罕的。

（三）课程设置

同小的课程设置有不同于当时其他小学，兹将其特设课程分述于下，以供参考。

（1）园艺课，每周一课时，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花圃，上课时由级任导师进行指导，作园艺劳动。

（2）乡土课（该课在三十年代以后停设）每周一课时，我保留一本民国八年出版范烟桥先生编写的乡土课本，共二十课，二十课之课题如下：

第一课吴江县之大势，二河流，三交通，四教育，五行政，六自治，七吴江市，八湖东西乡、南库乡，九八斥乡，十同里市，十一盛泽市，十二黎里市，十三震泽市，十四吴溇乡、五都乡。十五严墓市，十六周庄乡，十七莘塔乡、北厍乡，十八芦墟乡，十九平溪乡，二十梅堰乡、横扇乡。

（3）生理卫生课，每周一课时，采用世界书局课本，老师讲授认真，有挂图、模型配合。

（4）军事体操课当时称“兵式操”其授课情况另见下文。

（5）英语课，北伐后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规定小学不设英语课，所以当时即使象苏州的省立实验小学，也不设英语课，但同小仍设英语课，每周多达四小时，由复旦大学毕业的金仲禹先生担任，我毕业后考入苏州中学初中部，我们同小毕业生英语水平一般较好，胜过实验小学。

（四）盛大的三十周年校庆活动

一九三二年是同小建校的三十周年，经过长期准备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至二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，我躬逢其盛，我记得纪念会的歌词是这样的：

自治学社首开天，文风为转旋。

金师创造独仔肩，至今三十年。

同学多不贱，几辈辉后光。

历史虽变迁，宗旨唯一坚。

今日同声祝纪念，植碑镌石传。

愿我校基础百年，名誉昭人前。

纪念活动如下：

（1）举办成绩展览会共有六个室，最引人注目的是“国难馆”，入口处设一马占山将军之立像，（用二夹板制成之硬片）旁侧有大字标语：“向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致敬！”。（按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，东北大部迅即沦陷，独黑龙江马占山将军率屯垦军奋起抵抗，国人尊之为民族英雄，盖此时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尚未爆发，蔡廷楷将军尚不为人知）

室内则展示一大型东北图沙盘模型，山川形胜，重要城市，森林矿场皆历历在目，已沦陷与未沦陷地区分别用红色绿色小红泡标示，马占山与日寇激战之处若嫩江、昂昂溪等地则电火花频频闪烁。这是整整五十年以前的事从当时来看，可以说是电化教育的先声。

各展览馆照片由范烟桥投寄《申报》画刊发表可查一九三二年一月《申报》（影印本）

（2）纪念会上校友及母校互赠纪念品

校友赠与母校的礼物是校友们集资兴建的校友厅，该厅早已竣工，会上由校友代表以玻璃锦匣内装校友厅模型交与校长。母校赠与校友的是凡大学毕业以上学历赠以银盾一座，我记得台上满放着数十只银质，还记得有人取得了博士学位。（大概是八坼人赵汉威，毕业于同小，为瑞士某大学的化学博士）

（3）演剧及其他各种表演  演出的剧本有《左宝贵平壤喋血记》我已在《文史资料》四辑中介绍过，另一本《善颂善祷》乃范烟桥之弟范菊高所编写，按“善颂善祷”语出《礼记·檀弓下》那是指能在颂扬之中隐寓规讽之意，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写同川小学六十周年校庆盛况，既是良好的祝愿，又有规讽之处。

（五）“军国民教育”的余音

早在金松岑创组同川自治学社之前，他就和陈去病等一起组织过“雪耻学社”研究新学，发奋图强，其时清廷和列强订立了丧权辱国的“辛丑条约”列强索得大宗赔款，然后陆续撤兵，然沙俄竟仍然拒不撤退其侵入东三省之军队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，留日学生及上海等地的国内学生相继组织“拒俄义勇队”，陈去病也在家乡组织拒俄义勇队，以后改为“军国民教育会”以作长期活动，金松岑创组自治学社之后他没有忘记“军国民教育精神”，所以同川小学在普通体育课之外，另开“兵式操”两课，据老一辈赵升元等人的回忆，金氏还穿上军装，佩带指挥刀，亲自喊口令进行班、排教练，这一传统，一直承袭到三十年之后，一九三二年我在同小读书时还有这一课程，由何念椿教练（体育老师另有人）除徒手操之外，也有持枪教练，用的是木制假枪，虽比真枪轻，但对儿童来说，还是力不能胜任，所以一九三五年以后就停开了。

（六）天放楼址何处寻

金松岑自号天放楼主，根据我了解，天放楼並非他家中一楼，此楼原为同川书院的旧屋，后即作同川小学校舍，（金氏对其苏城居处之楼曰“天放楼”这是侨寓不忘故园之意，並非就是天放楼）楼在校舍之东北隅，一楼一底，前后都有小天井，自成一小院落，估计早先是金氏读书之处，面积约三、四十平方米，梁柱都比较粗，本色不髹漆，约有二百多年历史，东南两面都有玻璃窗，那是后来改建的，登楼可望市之东北郊，平畴一片中有土阜突起，即所谓同川八景 之一“长山岚翠”。

此楼毁于抗战时期，也没有照片保存下来，只有金文藻老师保存的一张水彩写生画可供参考。抗战胜利后地方人士筹资另建一新天放楼于旧址之西侧二十米处，一九四七年落成，楼为洋式，其向西之门口有大理石碑一块，上有金祖泽题“天放楼”三字，该楼现为同里中学行政办公室。

（七）金松岑的最后一次演讲

抗战胜利之翌年即一九四六年四月，金松岑曾返家乡一次，由当时的吴江中学二院主任金仲禹陪同来校（我在该校任教）那时学校南部的几排教室还没有修好，他巡视一周，面对断垣残壁，未发一言，摇头叹息，后来金主任请他讲话，他欣然同意，他精神很好，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，列举我县先贤们足为楷模的事迹，要青年们继承和发扬先贤的传统，他提到了王锡阐、吴日生等，特别提出乡先贤陆曜。陆曜字朗甫，我县芦墟人，清代康熙年间任湖南巡抚，是当时著名的清官能吏，金松岑要主任代他在黑板上写下一副对联：“渴饮湘江一杯水，诚开衡山万壑出”。（有人记作“能开衡山万壑云”可能有误）金氏对此作了解释，可能是他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而发的。金氏返苏后即于翌年谢世，所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演讲。
（八）从校歌说起的结束语
同川小学校歌

“千寻之木始荫荄，百川之水朝宗海，我同川小学名誉江南最，三十年春风时雨，培植百辈英才，我学生，须勤学，大家把肩膀担起来，中华民族兴旺前途快，需要你多出群材，出群材，出群材，学校里，一年年，增光彩”。

这是同川小学新校歌，由校长范系千在一九三一年根据旧校歌修改而成，歌词和旧校歌並无多大出入，只是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，使它更通俗易懂，旧校歌是金松岑所作，在歌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办学的远大的宗旨。

数十年来我同川校友遍及海内外，大家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，其中成为著名学者及革命干部的不少，例如著名生物学家沈善炯、昆虫家范滋德，北大冯心德教授、南开顾昌栋教授（已故）……很难一一列举，抗战前后原有同川校友会之组织，虽然我並不主张重组校友会，但希望大家互通声气，多多联系，共同为家乡的“四化”贡献力量，大家同声共唱当年母校的校歌，这是我草写本文的一点心意。

